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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熙
鳳
辦
事
，
有
快
有
慢
。
快
就
非
常
快
，
簡
直
是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
慢
就
非
常
慢
，
好
比

是
急
驚
風
遇
着
個
慢
郎
中
。

快
，
舉
一
例
。
《
紅
樓
夢
》
第
二
十
三
回
，
賈
芹
求
職
，
走
的
是
鳳
姐
的
路
子
。
當
時
，
賈

政
想
把
小
和
尚
道
士
﹁發
到
各
廟
去
分
住
﹂
，
賈
芹
之
母
周
氏
﹁聽
見
這
件
事
，
便
坐
車
來
求
鳳

姐
。
鳳
姐
因
見
他
素
日
嘴
頭
兒
乖
滑
，
便
依
允
了
﹂
。
果
然
，
賈
芹
很
快
就
得
到
這
件
差
事
。
王

熙
鳳
怎
麼
就
敢
當
場
答
應
周
氏
？
明
明
是
賈
政
已
經
有
了
方
案
，
並
不
需
要
專

人
管
理
，
怎
麼
半
路
上
殺
出
個
程
咬
金
，
一
下
子
就
改
變
了
章
程
？
鳳
姐
就
這

麼
有
把
握
？

其
實
，
對
於
鳳
姐
而
言
，
這
本
來
是
小
事
一
樁
。
她
不
過
﹁想
了
幾
句
話

﹂
，
打
動
了
王
夫
人
。
意
思
是
批
評
賈
政
的
方
案
只
顧
眼
前
，
娘
娘
再
回
來
，

哪
裡
找
人
去
？
不
如
一
律
送
進
家
廟
鐵
檻
寺
，
﹁月
間
不
過
派
一
個
人
拿
幾
両

銀
子
去
買
些
柴
米
就
是
了
。
說
聲
用
，
走
去
叫
一
聲
就
來
﹂
，
多
方
便
。
賈
政

果
然
改
了
主
意
，
找
賈
璉
去
商
議
。
王
熙
鳳
則
事
先
布
置
賈
璉
，
﹁要
是
為
小

和
尚
小
道
士
們
的
事
，
好
歹
你
依
着
我
這
麼
着
﹂
。
如
此
這
般
，
賈
芹
的
差
事

就
到
手
了
。

王
熙
鳳
是
真
的
為
賈
府
考
慮
，
為
着
預
備
再
次
接
待
娘
娘
回
家
省
親
，
而

不
肯
把
小
和
尚
小
道
士
隊
伍
解
散
的
嗎
？
不
大
靠
得
住
。
第
一
，
元
妃
能
不
能

回
家
省
親
，
得
看
皇
上
高
興
不
高
興
；
第
二
，
就
是
再
次
回
家
省
親
，
是
不
是

一
定
需
要
這
些
小
和
尚
道
士
，
也
還
難
說
；
第
三
，
要
是
相
隔
時
間
太
長
，
譬

如
說
隔
個
五
年
八
年
，
小
和
尚
就
變
成
大
和
尚
、
小
道
士
也
活
像
老
道
士
了
，

何
用
之
有
？
王
熙
鳳
考
慮
的
其
實
是
自
己
的
面
子
。
周
氏
不
求
別
人
求
自
己
，

那
是
瞧
得
起
自
己
是
賈
府
裡
真
正
掌
勺
的
，
如
果
讓
她
掃
興
，
等
於
證
明
自
己

無
能
。
所
以
拿
娘
娘
做
由
頭
，
是
因
為
她
深
知
賈
政
夫
婦

的
心
願
。
誰
不
願
意
自
己
的
女
兒
年
年
回
家
來
省
親
？
天

天
回
來
才
好
呢
！
這
是
心
願
，
何
嘗
不
是
一
塊
心
病
。
鳳

姐
對
此
瞭
如
指
掌
，
處
理
事
情
當
然
也
就
得
心
應
手
了
。

所
謂
因
人
設
事
安
插
私
人
，
這
才
開
了
個
頭
。

慢
，
也
舉
一
例
。
《
紅
樓
夢
》
第
三
十
六
回
，
金
釧

兒
死
後
，
有
幾
家
僕
人
穿
梭
般
來
給
鳳
姐
送
點
孝
敬
，
還

不
時
來
請
安
奉
承
，
鳳
姐
卻
似
乎
不
知
何
意
，
生
了
疑
惑
。
平
兒
解
釋
說
：

﹁如
今
金
釧
兒
死
了
，
必
定
他
們
要
弄
這
一
両
銀
子
的
窩
兒
呢
。
﹂
鳳
姐
卻
說

：
﹁他
們
幾
家
的
錢
也
不
是
容
易
花
到
我
跟
前
的
，
這
可
是
他
們
自
尋
，
送
什

麼
我
就
收
什
麼
，
橫
豎
我
有
主
意
。
﹂
書
中
寫
道
：
﹁鳳
姐
兒
安
下
這
個
心
，

所
以
只
管
耽
延
着
，
等
那
些
人
把
東
西
送
足
了
，
然
後
乘
空
方
回
王
夫
人
。
﹂

鳳
姐
兒
的
﹁疑
惑
﹂
，
其
實
是
給
﹁耽
延
﹂
一
個
理
由
。
本
來
她
完
全
不

必
有
什
麼
疑
惑
的
。
金
釧
兒
死
了
，
王
夫
人
那
裡
必
定
要
補
一
個
丫
鬟
，
不
管

誰
能
得
到
這
個
好
位
置
，
鳳
姐
兒
總
是
個
繞
不
過
去
的
檻
。
誰
要
想
爭
取
這
個

好
位
置
，
就
得
給
王
熙
鳳
送
禮
。
這
在
榮
國
府
，
大
約
是
公
開
的
秘
密
，
鳳
姐

本
人
倒
會
不
明
白
？
所
謂
﹁疑
惑
﹂
云
云
，
不
過
是
給
自
己
任
意
﹁耽
延
﹂
一

個
由
頭
罷
了
。
或
者
不
如
說
，
她
是
與
平
兒
通
氣
，
讓
平
兒
放
心
大
膽
地
替
她

收
禮
。
她
說
：
﹁他
們
幾
家
的
錢
也
不
是
容
易
花
到
我
跟
前
的
﹂
，
是
批
評
這

些
人
家
平
時
不
肯
來
巴
結
奉
承
她
，
屬
於
﹁平
時
不
燒
香
，
臨
事
抱
佛
腳
﹂
。

她
又
說
﹁這
可
是
他
們
自
尋
﹂
，
是
澄
清
自
己
沒
有
索
賄
，
完
全
是
人
家
主
動

送
禮
。
至
於
說
﹁送
什
麼
我
就
收
什
麼
，
橫
竪
我
有
主
意
﹂
，
就
露
出
馬
腳
來

了
，
等
於
是
表
明
自
己
早
已
成
竹
在
胸
，
準
備
藉
此
大
撈
一
把
。
哪
裡
還
有
一

點
﹁疑
惑
﹂
的
影
子
？

鳳
姐
兒
的
主
意
是
什
麼
呢
？
就
是
慢
慢
拖
着
，
先
不
辦
事
，
等
人
送
禮
。
一
直
要
等
人
家
把

禮
送
得
足
足
的
，
她
才
把
這
件
事
提
上
日
程
。
什
麼
叫
﹁足
﹂
？
送
禮
送
到
什
麼
份
上
才
叫
﹁送

足
了
﹂
？
這
些
問
題
，
都
要
問
鳳
姐
自
己
才
會
有
答
案
，
別
人
無
法
越
俎
代
庖
。
但
是
天
下
一
切

貪
官
，
運
用
這
個
拖
着
不
辦
的
奧
妙
，
倒
是
無
師
自
通
，
一
點
也
不
比
鳳
姐
差
多
少
的
。

妻子，是
「千年等一會

」上蒼的恩賜
，是緣分的軌
跡，該珍惜！

婚後，我
為接受妻子的長期考驗，成了一
名出色的伙頭軍。從拎菜籃子到
洗盤筷碗盞，皆由我承包到戶。
所以，這些黃豆芽兒、油豆腐、
肥肉排骨鯧扁魚的價格我記得滾
瓜爛熱的。當然， 「考驗」二字
無非是句笑話，主要還緣於我妻
子是個三天腰背痠，兩天骨頭痛
的 「搭絲燈泡」。

太平歲月裡大大小小點點滴
滴的吉象善蹟、良人好事無不激
我靈感而催我操筆。我那塗塗寫
寫的一些文字偶爾也湊在報端
「軋鬧忙」。妻子見了暗暗高興

。此事此刻我才懂得她嫁給我不
光是為投入到我這塊溫熱的胸田
裡，而更有一種期待的寄託。然
而，妻子的默然讚許是不願讓我
察覺的。據她們的話說 「老公是
經不起表揚的。」不過後來我終
於發現，每逢我的拙作一發表，

她炒菜的節奏特別歡快。為此，我深感到：妻子
，不僅是丈夫創業最可靠最堅強的 「同盟軍」
， 又是丈夫興趣、愛好、理想上最無私的支持
者。在我那灶頭與筆頭這兩頭顧此失彼的困境下
，妻子主動接收了我原先的 「承包業務」。

妻子的任勞任怨讓我輕鬆無慮地踏進了 「格
子園」。她的一首首鍋、碗、瓢、盆交響曲無疑
是我創作收穫的奠基歌。

我妻子向來是個小人書迷與 「千針萬針」的
研究生。她結的毛線衣既新穎美觀又合身舒適。
那日逛街時，她指給我看前行者身上的駝色毛線
衣說： 「這針式好」。我說不錯。過後不出半月
，我這模特兒身上也套上了那種款式的毛衣。她
的過目成誦折服煞我，她將自己的功夫轉化為我
的收成與享用，從而，我對 「物質不滅定律」有
了新的認識。

妻子的這種美好希冀和善良的本質着實是推
動我前進的動力，以致常常 「逼」我自覺地在案
頭揮汗握冰、笨鳥先飛乃至通宵達旦。有一次，
我在爬完最後一個格子時，已是午夜兩點了，呵
欠連連正欲掀褥入窩，誰知她 「別動」一聲。我
忖：完了，早已違反了她給我定下的就寢時間，
今夜非當 「霧都孤兒」不成了。躊躇間，見她從
熱被窩裡取出一個小飯盒來遞予我，打開一看正
是我愛吃的糯粉油煎餅，甜的、香的、熱的。接
着她又小心翼翼地挖出一瓶熱牛奶來。這兩件，
驟然將我從 「飢寒交迫」中拯救了出來。我邊吃
邊喝邊喊： 「向妻子致敬！向妻子致敬！」

「神經病！」
「錯了，精神病」。

在北京，天壇附近有
家徽菜館很不錯，我們幾
個老鄉經常去，圖的就是
那家的徽菜食材精到，還
做出了點家鄉味道。要說
吃徽菜，吃的就是一個山

貨，講究的就是一個 「奇」。要想徽菜夠味道
，食材生猛最重要，徽菜的精氣神大部分落在
這食材上。食材是徽菜的第一 「奇」。黃山邊
上產的小竹筍、木耳、石耳、黃花、蕨菜，還
有山雞、石雞、鷹龜、斑鳩都是做徽菜的上好
材料。這其中鷹龜和石雞最是面目可憎，古徽
州人敢吃牠，不得不說是一種大無畏的表現。
據說當年宋高宗趙構聽說徽菜味道獨特，也動
了口舌之慾，轉頭問身邊的大學士汪藻徽菜到
底好在哪兒？汪藻低頭尋思靈機一動，用詩人
梅曉臣一句詩答道： 「沙地馬蹄鱉，雪地牛尾
狸」。這裡汪藻點出的，恰恰是徽州特有的兩
種食材。馬蹄鱉是甲魚的一種，但卻不同於泥
塘裡的甲魚，牠生在沙地裡，肉厚質嫩，沒有
土腥味；牛尾狸則是俗稱的果子狸，肉質細嫩
鮮美，比羊肉狗肉暖性還大，是冬季的傳統補
食（現在是保護動物，已經禁止捕殺）。

有人說徽菜全是變質食品，怎麼吃啊？其
實反過來看，變質也是徽菜的一個特點，這是
徽菜的第二 「奇」。從源頭看徽菜的 「變質」
而有味，它令人有一種無巧不成書的奇妙感。

小舉兩例。古時候徽州地理條件惡劣，徽州人多跑出去做生
意，隨身帶點豆腐準備路上充飢，還把它壓了又壓，終於壓
成了鐵餅似的黑塊，拿起來嘗一口，倒出人意料的別有一番
風味。這就是臘八豆腐。徽州人多山多，交通不便，很難吃
到魚，外頭做生意的人回家時想帶點魚給家人嘗嘗鮮，誰知
道路途曲折，回到家，魚全捂臭了，家裡人拿着臭魚下了鍋
，沒想到卻又是一番獨特味道，時間久了，竟成為一道上好
菜品。這就是有名的臭鱖魚。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徽菜史
就是一部古徽州人的奮鬥史，它其實是古徽州商業文化的附
載品。可在北京，跑遍全城也吃不到帶毛的臘八豆腐和有臭
味的鱖魚，老闆說那是因為衛生上達不到標準，所以無法
「原汁原味」。

其實去飯店吃那不正宗的徽菜，還不如自己動手做一個
「一品鍋」。此菜由明代石台縣 「四部尚書」畢鏘的一品誥

命夫人余氏創製。據說有一次，皇上突然駕臨尚書府作客，
席上出了山珍海味外，余夫人特意燒了一樣徽州家常菜──
火鍋。不料皇上吃得津津有味，讚美不絕。後來，皇上得知
美味的火鍋竟是余夫人親手所燒，便說原來還是 「一品鍋」
！菜名就此一錘定了音。這菜做起來也還方便。一隻小鍋，
最裡面一層鋪上火腿、木耳等其他佐料，再放上一層冰糖，
之後依次鋪上小竹筍、山雞野兔肉、五花肉，最上面一層是
豆腐皮和豆乾，加水，小火煮熟即可。此菜味道醇厚，花色
又多，一層又一層的特點，可謂是標準的 「徽州製造」。據
說當年徽州績溪人胡適當北大校長時，用 「一品鍋」招待績
溪女婿梁實秋，就得到過稱讚，後來他在任駐美大使時也經
常以家鄉的 「一品鍋」招待外國友人，還曾以 「一品鍋」宴
請美國恩師杜威，贏得舉座讚譽，成為美談。這是徽菜第三
「奇」。

二
十
歲
的
人
說
，
學
習
成
績
最
重
要
。
一
次
考
試
分
數
，
可
以
把
人
分

為
三
六
九
等
。
﹁一
本
﹂
、
﹁二
本
﹂
、
﹁三
本
﹂
、
﹁大
專
﹂
、
﹁職
專

﹂
、
﹁中
專
﹂
，
成
績
好
的
上
好
學
校
，
成
績
差
的
上
差
學
校
；
成
績
好
的

風
光
無
限
，
成
績
差
的
灰
頭
土
臉
。

二
十
五
歲
的
人
說
，
理
想
工
作
最
重
要
。
雖
然
說
，
三
百
六
十
行
，
行

行
出
狀
元
；
雖
然
說
，
只
要
是
金
子
，
到
哪
都
發
光
。
但
眼
前
的
事
實
不
斷

地
在
提
醒
着
年
輕
人
，
工
作
崗
位
的
差
別
，
實
在
是
太
大
了
。
走
什
麼
樣
的

路
子
，
找
什
麼
樣
的
工
作
，
決
定
着
一
生
的
命
運
。

三
十
歲
的
人
說
，
婚
姻
家
庭
最
重
要
。
首
先
，
要
有
一
個
稱
心
的
伴
侶
。
看
着
可
心
，
想
着

隨
心
，
處
着
順
心
。
其
次
，
要
有
一
套
自
己
的
房
子
。
不
一
定
太
大
，
但
也
說
得
過
去
。
接
着
，

要
有
一
個
可
愛
的
孩
子
，
健
康
活
潑
，
聰
明
漂
亮
。

三
十
五
歲
的
人
說
，
人
際
關
係
最
重
要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
人
際
關
係
就
像
是
一
道
道
的

﹁橋
﹂
。
有
關
係
就
有
﹁橋
﹂
，
沒
關
係
就
沒
﹁橋
﹂
。
有
了
﹁橋
﹂
，
什
麼
都
方
便
，
沒
有

﹁橋
﹂
，
啥
事
都
艱
難
。
於
是
很
多
急
於
進
步
和
急
於
發
財
的
人
，
都
慨
嘆
沒
有
﹁橋
﹂
，
並
到

處
尋
找
﹁橋
﹂
。

四
十
歲
的
人
說
，
事
業
成
功
最
重
要
。
剛
走
出
校
門
的
時
候
，
大
家
都
在
同
一
個
起
跑
線
上

。
到
了
四
十
歲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距
離
就
明
顯
地
拉
開
了
。
有
的
升
了
官
，
有
的
發
了
財
，
有
的

出
了
名
。
那
些
得
意
者
，
往
往
會
趾
高
氣
揚
；
那
些
失
意
者
，
往
往
會
垂
頭
喪
氣
。

五
十
歲
的
人
說
，
兒
女
成
才
最
重
要
。
兒
女
是
父
母
一
生
最
大
的
希
望
，
父
母
五
十
歲
左
右

，
正
是
兒
女
最
讓
人
擔
心
的
時
候
。
能
不
能
考
上
好
大
學
？
能
不
能
找
到
好
工
作
？
能
不
能
談
上

好
對
象
？
當
有
人
誇
獎
他
們
的
兒
女
有
出
息
時
，
他
們
的
心
裡
才
會
比
蜜
還
甜
。

六
十
歲
的
人
說
，
身
體
健
康
最
重
要
。
該
退
的
退
了
，
該
離
的
離
了
，
沒
有
了
上
班
的
緊
張

，
沒
有
了
工
作
的
紛
擾
，
沒
有
了
生
存
的
壓
力
，
現
在
最
大
的
任
務
，
就
是
養
老
。
而
且
身
體
也

在
不
斷
發
出
信
號
，
這
兒
不
舒
服
，
那
兒
也
不
舒
服
，
似
乎
都
在
告
訴
你
，
此
時
健
康
最
重
要
。

七
十
歲
的
人
說
，
心
情
愉
快
最
重
要
。
古
人
講
，
人
生
七
十
古
來
稀
。
到
現
在
，
能
夠
活
到

七
十
歲
以
上
，
也
算
超
過
中
國
人
口
壽
命
的
﹁平
均
數
﹂
了
。
因
此
，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尋
找
快
樂

和
享
受
快
樂
。
為
發
展
快
樂
，
為
變
化
快
樂
，
為
親
歷
快
樂
。
越
快
樂
，
越
活
着
；
越
活
着
，
越

快
樂
。

《史密斯松納博物館月刊》裡，
有一篇說到 「傘的歷史」的文章。沒
有人真正知道傘是誰最早發明的。但
是一般推測，最早用傘的人是埃及人
和中國人。那時候的傘不為擋雨，而
是為了遮陽。並且只有國王或皇帝才

用。
那篇文章最使我覺得有趣的是它提到：
「中國傳說在公元前一千年木匠魯班的妻子發明了

傘，因為她曾誇海口說她能做Portable roofs」（手提式
屋頂）。」

中國的台灣曾經號稱 「製傘王國」，因為台灣傘行
銷全世界之故。但是，真正在觀光客們的旅遊手冊上宣
稱是 「傘的王國」的卻是意大利的Gignese─那裡有世
上獨一無二的一家專門收集傘的博物館，那裡的居民有

很多祖傳做傘的傘匠。
世上最有名的傘，當推英國首相張伯倫的黑傘。雖

然英國倫敦以多霧常雨著名，但是，出席國際會議他也
傘不離手，實是一絕。如今，黑傘好像變成了英國紳士
的一種派頭，又是手杖，又是武器（據說可用來打狗和
防備搶劫）。

007的電影裡頭，男人身上的許多飾物：手表，鋼筆
，打火機，公文包什麼的─都暗藏玄機，必要時就變
成了應急救難的工具或兇器。在傘柄的設計上，據說機
關也不少。最美麗的傘，當然是印象派的畫上那些法國
淑女們撐的花陽傘，它遮陽的實用性好像變得次要了，
反而成了如同搭配女人衣服用的裝飾品。

法國散文家蒙田，在文章裡提過意大利的太陽很毒
，可是他還是拒絕用傘，理由是：

「它帶給我們手臂上的沉重負擔，比對我們頭部的

保護為多。」
可是，在意大利那個 「傘的博物館」中，他們的名

言卻是：
「一下起雨來，所有尊貴的人都得臣服於傘下。」

對魯班之妻而言，傘是一種活動屋頂：對意大利的
傘匠們而言，傘卻可以叫人在雨中屈尊謙卑起來。中西
異趣，真不可同日而語。

世上儘管有 「傘鳥」─南美洲一種鳥類，公鳥在
交配時頭上黑色冠羽會作傘狀開放；又有 「傘樹」─
木蘭科植物，其果如傘。可是，最最簡單而又最最幽默
的傘莫過於那種 「可吃的傘」─巴基斯坦的鄉下人，
下雨時就摘香蕉樹的樹葉做成傘用，雨停了就拿 「傘」
去餵牛。可吃的傘，也是可笑好玩的傘。但是，看到簡
體漢字裡的 「傘」字，就不好笑了；因為 「傘」裡的人
都去了，只剩下一把傘架 「傘」。 （寄自美國）

有光先生：您好！
賜件拜讀。學者龐晹的網文《周有光

先生的 「雙文化」論》，對您的理念作了
簡練的概括。兩年前讀您的《學思集》，
乃至有關各篇早在九十年代的《群言》雜
誌刊出時，就曾為您的真知灼見折服。

最值得感謝的，是您以平實的言語，講了一個關係人類命
運當然也包括中國命運的大問題，深入淺出，舉重若輕。這是
從歷史的制高點上，以俯瞰世界的大視野，對東西方文化，對
國際現代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關係的 「指點」，這裡沒有不痛
不癢的套話，也沒有故做艱深，更沒有故作驚人之語，但對於
像我這樣的人，是頗有說服力的。

您說，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
區傳統文化的 「雙文化」時代。您指出，世界各地的傳統文化
，相互接觸，相互吸收，其中有普遍價值的部分融入全人類
「共創，共有，共享」的國際現代文化；同時，各地傳統文化

依舊存在，但是要不斷進行自我完善。我想，那些真心誠意愛
護傳統文化，而並非藉口傳統文化鼓吹狹隘民族主義的朋友們
，對此也會贊同的。

您又舉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雖然西方學者居多數，但東方
學者（華人、日本人、印度人等）也榜上有名為例，說明現代
文化是全球化的文化，任何人、任何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做
出創造，共同利用。因此把現代文化說成是西方文化是不正確
的，說成是美國文化，更加不正確。您且說，國際現代文化的
精髓是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而科學不分
民族，不分階級，不分國家和地區。您這話在有的人那裡卻會
碰壁：他們繼承四五十年前指自由民主為 「資產階級的遮羞布
」的論調，說不要把 「西方價值觀念」尊為人類普遍價值。您
對此或不陌生，您以一百零三歲高齡，親見過清末民初某些大
老一邊並不拒絕電燈、汽車等來自 「奇技淫巧」的 「物質文明
」，一邊卻大談 「精神文明還是咱們的好」……對於今之發此

類讜論的人和事，您自然會付諸一笑，一百年雲煙過眼，這個
調調不猶在耳邊乎！

我因心臟 「搭橋」遵醫囑休養，住在鄉下時多，回城始見
來示，遲覆為歉。從我的治病保健來看，手術靠的是西醫，術
後調理則以中醫為主。這不也體現了您所說的 「雙文化」？

如有指示，通過我的電郵信箱……就快得多了。
立冬已屆，祈多珍攝！健康長壽是頌。
邵燕祥拜 二○○八年十一月五日
〔附：關於周有光先生 「雙文化」 論點的一些說明〕
周有光先生是在人類發展的背景上闡述 「雙文化」的。公

元前一千年之前，地球上有七個文化搖籃。其中有六個（尼羅
河的埃及聖書字文化，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丁字頭文化，克里特
島的米諾斯文化，小亞細亞的赫梯文化，阿拉伯半島的米那文
化，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分布在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以
東，它們是西方文化的搖籃群。而黃河流域的中國漢字文化，
處在遙遠的東亞，被無法攀越的喜馬拉雅山脈隔開，它是東方
的文化搖籃。

到現代，歐亞大陸四個文化區（西歐、西亞、南亞、東亞
）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變化最大的是西歐文化，它擴大到美洲
，成為 「西方文化」。相對於 「西方文化」，西亞、南亞和東
亞的文化統稱為 「東方文化」。 「西方文化」傳播到整個世界
，區域文化擴大為國際文化。

周有光先生指出，西方文化中一系列方興未艾的發明和創
造，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西方文化發展成為國際文化的主流，
也就是國際文化的現代文化。國際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創造、
由全人類共同利用，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任何個人或
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從國際文化的客
人變為國際文化的主人。

周有光先生說，今天的個人和國家已經不自覺地普遍進入
了雙文化時代。拿個人的 「食衣住行衛教娛」為例。食：中菜
和西菜。衣：中服和西裝。住：四合院和公寓樓。行：汽車和

馬車。衛：中醫和西醫。教：學校和私塾。娛：圖畫、音樂、
舞蹈、小說、戲劇，中西合璧，彼此模仿。人們說，在電視裡
看京戲是 「寓中於西」。東方的城市生活一天也離不開來源於
西方的交通設備、通訊設備和各種各樣的電器設備。

周有光先生說， 「大清帝國」改名 「中華民國」、又改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是宣告中國雙文化時代的開始。
「中華」屬於中國文化， 「民國」和 「人民共和國」屬於西方

文化。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雙文化。 「一國兩制」是雙
文化。大學裡傳統文化課程很少，西方學術課程很多，這是
「向外傾斜」的雙文化。

周有光先生說，文化像水，不斷從高處流向低處。又說，
要使落後趕上先進，必須研究雙文化的策略。有渾渾噩噩的雙
文化，有航向明確的雙文化。

周有光先生指出，文化不僅有地域的傳播，更重要的是有
歷史的發展。任何文化都是逐步發展和演進的。人類走出了原
始生活之後，就開始思考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兩
大問題。人與人的關係的探索發展為道德和法律。人與自然的
關係的探索發展為科學和技術。

周有光先生說：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最為典型。它從 「中
世紀」走向 「現代」，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產業革命
、民主革命；政教合一改為政教分離，強迫信教改為信教自由
，君主專制改為全民選舉，貴族教育改為平民教育；創造鐵路
、汽車、輪船、飛機，發展能源，改進電信，使地球大大縮小
；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發展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周有光先生說，現在世界上並存着各種不同的文化，不僅
形式不同，而且水平迥異。這樣，就發生所謂價值觀的摩擦。
價值觀實際就是對 「人與人」和 「人與自然」的解釋。例如：
上帝可不可以批評，婦女要不要解放，政治能不能民主。在多
層次的文化世界中，文化的衝突和文化的融合將在 「矛盾和統
一」的辯證規律中繼續波動。

以上主要引自《雙文化與雙語言》一文（見《學思集──
周有光文化論稿》）。周老有關人類文化的思考，遠不止這一
篇，而散見本書和《百歲新稿》，如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文化的新陳代謝，科學的一元性，關於西化，關於儒學，關
於宗教等，頗多鞭闢入裡之論，都可參看。

今
年
是
內
地
改
革
開
放
三
十
周
年
，
中
國
的
巨
大
變
化
吸
引
了

全
世
界
關
注
的
目
光
。
但
外
界
對
中
國
的
興
趣
點
往
往
停
留
在
經
濟

層
面

—
雨
後
春
筍
般
出
現
的
高
樓
、
貿
易
順
差
、
市
場
潛
力
等
，

而
對
中
國
人
在
精
神
、
文
化
、
觀
念
層
面
變
化
的
關
注
則
不
多
，
還

常
常
因
為
有
色
眼
鏡
的
過
濾
而
失
真
。
事
實
上
，
中
國
人
在
這
些
方

面
的
變
化
，
與
經
濟
層
面
的
變
化
同
樣
令
人
眩
目
。

一
些
學
者
認
為
，
三
十
年
來
廣
播
電
視
的
引
入
，
對
中
國
農
村

地
區
的
意
義
超
過
城
市
。
八
十
年
代
以
前
，
農
村
基
本
上
是
信
息
死

角
，
閉
塞
、
愚
昧
成
了
農
村
的
代
名
詞
。
如
今
，
廣
袤
的
農
村
大
部

分
都
能
看
到
電
視
，
天
下
大
事
不
再
與
鄉
野
村
夫
無
緣
，
電
視
展
現

的
五
彩
繽
紛
的
外
部
世
界
成
為
他
們
、
特
別
是
年
輕
一
代
外
出
打
工

，
走
向
城
市
的
原
動
力
。

今
時
今
日
，
手
機
、
網
路
、
博
客
、
短
信
…
…
深
刻
地
改
變
了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
互
聯
網
用
戶
正
以
爆
炸
般
的
速
度
增
長
，
使
人
們

獲
取
信
息
渠
道
更
多
，
更
及
時
，
各
類
網
上
論
壇
成

為
人
們
發
表
觀
點
的
新
載
體
。
電
腦
網
絡
的
發
展
給

中
國
人
帶
來
了
更
多
的
自
由
，
不
善
表
達
，
尤
其
不

擅
長
﹁與
陌
生
人
說
話
﹂
的
中
國
人
，
在
網
路
的
私

密
空
間
裡
前
所
未
有
地
坦
誠
。
截
至
二
○
○
六
年
底

，
中
國
博
客
作
者
規
模
達
到
了
兩
千
零
八
十
萬
，
博

客
訪
問
量
達
一
點
零
一
億
。
在
博
客
的
世
界
裡
，
人

與
人
之
間
少
了
羞
澀
，
敢
說
、
敢
罵
、
敢
表
達
意

見
。

今
天
中
國
社
會
文
化
的
多
元
化
，
在
三
十
年
前

是
人
們
所
難
以
想
像
的
。
在
大
小
城
市
，
有
經
典
藝

術
的
殿
堂
歌
劇
院
、
音
樂
廳
，
有
﹁新
新
人
類
﹂
常

光
顧
的
迪
吧
、
酒
吧
，
有
大
款
進
出
的
夜
總
會
、
歌

舞
廳
，
也
有
低
消
費
的
電
影
院
、
露
天
舞
場
。
在
體

育
館
，
港
台
歌
星
的
傾
情
演
出
可

以
讓
上
萬
歌
迷
瘋
狂
。
人
們
穿
着

打
扮
的
花
樣
越
來
越
多
，
年
輕
人

的
頭
髮
五
顏
六
色
，
但
沒
人
品
頭

論
足
。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因
喇
叭
褲

、
大
鬢
角
引
發
的
社
會
大
討
論
在

如
今
的
年
輕
人
看
來
實
在
莫
名
其

妙
。

人
們
的
價
值
觀
念
也
在
變
化
，
有
勤
勤
懇
懇
的

上
班
族
，
也
有
養
尊
處
優
的
留
守
婦
人
。
兩
代
人
之

間
的
包
容
性
也
在
擴
大
。
﹁代
溝
﹂
不
像
以
前
那
麼

深
了
，
長
輩
的
尊
嚴
感
弱
化
，
開
始
能
夠
接
受
長
幼

平
等
的
觀
念
。

雖
然
中
國
目
前
的
法
律
還
不
夠
完
備
，
但
民
眾

的
法
制
意
識
在
提
高
，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通
過
法
律
手

段
維
護
自
己
的
權
利
。
這
些
年
來
，
家
庭
內
部
、
親

戚
之
間
打
官
司
的
多
了
，
民
告
官
的
多
了
，
為
維
護

名
譽
上
法
庭
的
多
了
，
要
求
精
神
賠
償
的
多
了
，
名

譽
權
、
肖
像
權
、
教
育
權
、
健
康
權
、
消
費
權
乃
至

住
宅
的
採
光
權
、
通
風
權
等
受
侵
害
也
成
為
人
們
通

過
法
律
﹁討
說
法
﹂
的
理
由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期
，
中
國
內
地
的
國
門
剛
剛
打
開
，
全
盤

西
化
、
崇
洋
媚
外
等
思
潮
泛
濫
，
有
人
以
研
究
西
方
哲
學
為
時
髦
，

而
普
通
百
姓
則
為
家
中
有
台
日
本
產
收
錄
機
或
十
四
寸
彩
電
沾
沾
自

喜
，
有
海
外
親
戚
更
是
炫
耀
的
資
本
。
但
隨
着
經
濟
的
高
速
發
展
，

特
別
九
十
年
代
以
來
，
城
鄉
建
設
日
新
月
異
，
國
貨
全
面
佔
領
國
內

市
場
，
人
們
的
生
活
水
平
穩
步
提
高
，
心
態
也
變
得
平
和
自
信
了
。

雖
然
麥
當
勞
、
肯
德
基
生
意
興
隆
，
但
人
們
顯
然
是
衝
着
美
味
和
優

質
服
務
而
來
，
與
崇
洋
沾
不
上
邊
兒
。

老
一
輩
人
記
得
，
八
十
年
代
有
不
少
人
熱
衷
用
短
波
收
音
機
收

聽
美
國
之
音
。
如
今
，
新
聞
和
訊
息
不
斷
開
放
，
如
果
誰
還
有
聽
美

國
之
音
的
愛
好
簡
直
可
以
稱
得
上
珍
稀
人
類
了
。

今
年
北
京
奧
運
的
成
功
舉
行
和
載
人
實
驗
飛
船
的
順
利
發
射
，

更
大
大
提
升
了
中
國
人
的
民
族
凝
聚
力
、
自
豪
感
和
自
信
心
，
對
國

家
的
未
來
充
滿
希
望
。

王熙鳳的「快」與「慢」 申之如什
麼
最
重
要

汪
金
友

向
妻
子
致
敬

童
德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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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走
的
屋
頂
喻
麗
清

中國三十年變化令人眩目 夏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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